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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祟、赐福与嫁妹:

论清宫钟馗戏的演出传统与变迁
胡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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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亦人亦鬼亦神的人物，钟馗形象在清代宫廷戏曲中有着丰富的体现。大戏《劝善金科》

与除夕承应《殿庭驱祟》的钟馗继承了岁暮驱鬼的传统，却以“温和”的形象呈现，作祟嬉戏的乐器消解了

年终驱傩的严肃。元旦承应的《膺受多福》 《万福攸同》，多达百名的钟馗只是福德星君命下“迎福” “集

福”“锡福”的舞者，功能性的仪式再现与新正朝贺、君臣同欢的现实相呼应。清宫“嫁妹”戏曲并存昆曲

折子戏《钟馗嫁妹》与除夕承应《南山归妹》，后者是宫廷剧作家模仿昆曲《思凡》而新创的钟妹戏曲，出

嫁的喜庆热闹既迎合了除夕节令，也弥补了大众对钟馗小妹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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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馗是一个历史悠久、传说众多的人物。无
论是野史笔记、宗教传说，还是民间故事、文人
书画、小说戏曲，钟馗经历了一个从人到鬼、再
到神的过程，因而钟馗的形象可谓丰富多彩，“作
为亦鬼亦人亦神的形象，在中国众多的民间传说

人物中，钟馗实在是独一无二的”。①文艺家之于钟

馗自然不会缺席，自唐代吴道子以降，钟馗成为

文人画的传统，诗人笔下借着题画而观钟馗风俗，

小说家将钟馗搬之于说书场中，戏曲家更是形之

于歌舞场上。伴随着钟馗文化的异彩纷呈，学者
们关于钟馗的研究也是历久弥新，或考察钟馗的

历史缘起，或探究钟馗文化的民间风尚，艺术史

家关注于历代钟馗画的演变，文学史家则聚焦于

小说戏曲中的钟馗形象。

以钟馗戏为例，“舞钟馗”“闹判”的传统源
远流长，至今尚在民间传承。保存完整的明杂剧
《福禄寿仙官庆会》 ( 朱有燉) 、《庆丰年五鬼闹钟

馗》 ( 教坊) 与昆曲折子戏 《钟馗嫁妹》，成为学
者探讨的焦点。②另一方面，拥有丰富钟馗剧目的
清代宫廷演剧，则因内廷剧本的秘而不宣、戏曲
史上对宫廷演剧的 “轻视”，并未获得相应的关
注。③有鉴于此，笔者首先从文献查考的角度，梳
理出清代宫廷演剧中的钟馗戏剧目与文本。我们
发现: 清代宫廷的钟馗戏，不仅有钟馗以配角出

场引导主角的端午承应戏 《正则成仙》 《渔家言
乐》，更有众多钟馗作为主角粉墨登场的剧目。大
戏《劝善金科》与除夕承应 《殿庭驱祟》继承了
岁暮驱傩的钟馗文化传统，元旦承应的 《膺受多
福》《万福攸同》中钟馗承担了新正赐福的功能，

与《钟馗嫁妹》同时并存的 《南山归妹》则成为
“嫁妹”的另一个文本，具有别样的内容风貌与审
美意趣。本文将结合宫廷演剧的时空与仪典，考
察清代宫廷演剧中的钟馗戏，并从钟馗文化的角

度，探讨钟馗戏在宫廷的传统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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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暮驱傩的传统: 大戏 《劝善金科》
与除夕承应 《殿庭驱祟》中的钟馗

钟馗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唐明皇梦中钟馗捉

鬼的情节起到重要的作用，由此，“钟馗成为辟邪
驱魔最有人情味之神”。岁暮赐挂钟馗像在唐代即
已形成惯例，无论宫廷还是民间。钟馗也在一年
的岁暮驱傩活动中，逐渐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

钟馗捉鬼驱傩的文化传统，在钟馗戏的发展过程

中得到了延续。① 朱有燉的杂剧 《福禄寿仙官庆
会》集合了福禄寿仙官等，钟馗、二神将、驱傩
神下界逐鬼、打鬼; 教坊杂剧 《庆丰年五鬼闹钟
馗》铺排了钟馗由人到鬼、成神捉鬼的过程，天
福神命钟馗扫除鬼怪，两剧可谓都保留了 “许多
古傩的仪式与精神”。明杂剧虽将时间由岁暮除夕
改在了新正元旦，但杂剧一方面书写了钟馗愤懑

于科举路上的不平遭遇，另一方面则着墨于各鬼

的“闹”与钟馗的“捉”，以及钟馗成为鬼王、进
而成神的过程。②

清代宫廷的岁暮演戏，同样继承了驱傩文化

的传统。宫廷大戏 《劝善金科》以目连救母故事
为主线，其第九本第十六出 《收回鬼魅仗钟馗》，

故事情节来自于明代郑之珍 《目连救母劝善戏文》

下卷 《八殿寻母》一出。③ 剧写目连来到八殿寻
母，其佛力使得夜魔城破，饿鬼出逃。钟馗受八
殿狱官刘传芳之请，收服出逃的饿鬼。目连故事
中出现钟馗收鬼的情节，符合岁暮驱傩的文化传

统。从宫廷演剧的角度看，《劝善金科》的岁暮搬

演，正是“以其鬼魅杂出，以代古人傩祓之意”，④

现存宫廷档案也清晰记载了乾隆三十八年

( 1773) 、三十九年十二月重华宫连演十天 《劝善

金科》。⑤

《劝善金科》改变了《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中

钟馗的形象: 其一，明传奇中钟馗出场时满腔愤

懑地述说遭遇的不平， “文兴八代衰，勇夺三军

帅。愧无公相分，空有状元才” “因此怒发冲冠，

触死于金阶之上; 更有英魂不昧，流行于紫禁之

中”，这是对命运不公的强烈抗议，所以才有捉鬼

的一往无前。宫廷大戏中的钟馗则平和许多，虽

也说 “为国家御魑魅，为生民追恶凶”，却强调

“隐居终南山中，逍遥吉祥云里”的自由自在，对

于科举场上的不公、甚至自己的死亡，他唱出

“笑当日没来由碎首金阶。想从来琼筵第一个簪花

客，那鬼也论车载”，似乎是一种看遍历史、解脱

自我、安于隐逸的形象。⑥ 有趣的是，《劝善金科》

新创出钟馗的坐骑———青牛鬼，便是他隐逸的象

征。钟馗上场后，小鬼牵牛上，钟馗 “作乘牛鬼

绕场科”“俺则索跨青牛抵多少得得的走马花街”，

“跨青牛”不亚于科举得中的 “走马花街”; 收伏

众鬼后，钟馗仍然 “乘牛科” “重牵老子青牛待，

疑是函关紫气来”，又自比骑牛远去、避世隐逸的

老子，重归终南山中。

其二，捉鬼的场景，明传奇中钟馗明言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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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口青铜剑能诛精怪，我令迅风雷，邪魔万里

皆惊骇”，表明捉鬼、斩鬼的威严与气势。加之刊
本的插图，钟馗正中持剑而立、正气凛然，头顶
蝙蝠来报，下方众鬼魅跪地求饶，旁书 “剑横秋
水妖魔灭，袖拂春风朽槁苏”，这无疑强化了捉鬼
的气氛。《劝善金科》中，钟馗上场即言明受人之
请不得不走一遭，听说饿鬼尽皆逃脱，钟馗的第

一反应是“地狱一空，岂不快哉，怎么又要拘他?

俺去也”，并不在意饿鬼的逃脱。书吏鬼指出避免
饿鬼将来生事，钟馗才“作舞剑步诀科”。收鬼的
过程也极其简单，只需钟馗宣示，众饿鬼上场

“跪下”即可。显然，《劝善金科》并不强调钟馗
的个性特点，也不着重钟馗与鬼的对立，而是在

岁暮驱傩的文化传统下，钟馗与鬼的出现成为宫

廷年节的现实需要，他们只是驱傩仪式的一个环

节。①

大戏之外，清代宫廷还有一种除夕承应戏

《殿庭驱祟》。剧写除夕之辰，唐明皇宫中铁笛大
王等五种乐器“炼成形体”，兴祟娱乐，职在除妖
驱祟的钟馗上场，表达驱祟的职责所在，“期把妖
氛尽驱除扫，肃殿宇依旧的清协咸韶”，目的在于
皇宫殿庭的和谐安宁。该剧收录于 《节节好音》，

现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内府五色钞本，第 40 册
题为“除夕节戏《殿庭驱祟》 《图像恩荣》”。现
存宫廷演剧档案中未见该戏搬演的记录，但乾嘉

时期的演剧档案基本不存，该本又明确标示演出

时长 “二刻五分”，注明用韵腔调 “萧豪韵 弋
腔”，该剧很可能曾经排演场上。
《殿庭驱祟》当是钟馗岁暮驱傩文化传统的直
接体现。钟馗上场，诗云: “平生意气壮终南，未
得抡元志未甘。扶正驱邪凭我志，群妖敛迹更何
堪”，自白已被上帝封为 “除魔驱祟大将军”。当
鬼卒上报铁笛大王等 “将要作祟”，钟馗便表示
“俺须急去擒捉”，鬼卒取来宝剑，钟馗 “作接剑
舞科”，唱【古水仙子】: “怒怒怒，怒未消。恨恨
恨，恨妖邪觊觎毒志枭。”于是，钟馗高举宝剑，
“神威奋钢锋出鞘”，便要妖怪邪祟 “原形一霎难
逃”，绝不容许它们 “作祟宫庭”“逞毒入宫寮”。

钟馗对妖邪的“怒”与 “恨”极为深挚，斩妖除
祟的意志极为坚决，这完全符合宫廷、民间一向
看重的岁暮驱邪的传统。然而剧中并无驱祟仪式
的呈现，钟馗此番决绝宣示后，便与鬼卒下场了。

时长不足“两刻”的除夕节戏 《殿庭驱祟》与前
述连演十天的大戏《劝善金科》，钟馗的驱祟收鬼
不过是“公事公办”的照章而行，目的都是为了
宫廷的祥和安宁。

与钟馗怀着“怒”“恨”的驱祟相反，《殿庭
驱祟》中铁笛大王等的作祟呈现出热闹嬉戏的特
点，这或许可以理解为除夕驱祟严肃主题下的娱

乐元素。该剧内容可分前后两部分，开场便是八
妖卒引五妖上场，分别唱 【醉花阴】等四曲，兴
妖作祟后他们便下场了; 鬼卒引钟馗上场，唱

【四门子】等三曲，表明要驱祟伏妖。相较于钟馗
的职责宣示是一种传统的延续，铁笛大王等的作

祟嬉戏则可以说是节戏的一种创新:

( 同白) 吾等名推乐府，体具清音。

得木石之英华，受日月之精气，得以炼

成形体，往往兴妖。( 铁笛大王白) 今有
明皇天子，性好音律。趁此除夕之辰，

不免前去。到他殿庭，洒乐一回，有何
不可。众兄弟主见如何? ( 四妖白) 大哥
说得有理。 ( 铁笛大王白) 吾等到了殿
庭，少不得各具一音，自成一体，任吾

等快乐逍遥，同声相应也。( 唱)
【黄钟调套曲 喜迁莺】俺和你仙音
原妙 ( 韵) ，仙音原妙 ( 叠) ，体修成各

遂功高 ( 韵 ) 。良宵 ( 韵 ) ，须行这遭
( 韵) ，更那怕紫禁彤庭厮打搅 ( 韵) ，这

的是欢意好 ( 韵 ) 。先趁彼弹丝品竹
( 句) ，且图个作祟兴妖 ( 韵) ，且图个作

祟兴妖 ( 叠) 。

铁笛、檀板、玉箫、银笙、鼍鼓等五种乐器，

正是在“性好音律”的唐明皇驾前，才能有施展
本领、谱响仙乐的机缘。当此除夕良宵，家家团
圆、户户欢喜之际，已得成形的乐器也与人一样，

要在佳节良辰“到他殿庭，洒乐一回”，做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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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具一音，自成一体”。他们所谓的“快乐逍遥”
“作祟兴妖”，就是 “弹丝品竹” “同声相应”地
奏上一曲，并无其他为害之处。

笛、板、箫、笙、鼓，既是音乐的象征，也
是宫廷演剧的代表，五种乐器的热闹欢乐，不正

是宫廷演剧的 “现身说法”吗? 抑或是宫廷演剧
的戏谑与自嘲。名为“殿庭驱祟”，实为 “殿庭喜
庆”，“祟”的意味不明显，“驱祟”便无从说起。

后半场钟馗的强烈宣示，犹如重拳打棉花，并无

实处可言，宫中观剧的帝后对此亦不免会心一笑。

二、新正元旦的赐福: 承应宴戏
《膺受多福》《万福攸同》中的众多钟馗

与岁暮驱鬼的传统相似，新正赐福的传统是

年节钟馗文化的另一重要方面。清代以前的钟馗
戏中并无明确的赐福情节，明杂剧 《福禄寿仙官
庆会》与《庆丰年五鬼闹钟馗》虽然将剧中的时
间由除夕改为新正，但内容仍以钟馗不平与捉鬼

为主，剧中钟馗的顶头上司天福神，暗示了钟馗

也有着“赐福”的潜在可能性。明代绘画岁朝图
中，钟馗周围往往又点缀着蝙蝠，“象征迎福之意
———五福临门”。总之，明杂剧体现出 “钟馗确实
具有向世人赐福的资格”，“福禄钟馗”的名称也
已出现，钟馗赐福的情节呼之欲出了。①

从除夕到新正，辞旧岁、迎新春， 《殿庭驱
祟》中钟馗唱出“庆岁除，迓岁朝”，预示了钟馗
戏在宫廷也要从除夕演到新正。清宫演剧档案与
戏本都表明，钟馗赐福的剧目是《膺受多福》《万
福攸同》。② 这是内容情节连贯的两出小戏，《膺受
多福》写众福星引福德星君上场，言说 “当今圣
主圣德如天”，因此要将福示现，命金童速令钟馗
“汇集诸福”拜献彤庭; 《万福攸同》写众钟馗上
场跳舞，福德星君命钟馗分别拜献 “迎福” “集
福”“锡福”之舞，赐福完成，同向阙庭拜贺。这
显然是两出符合新正赐福节令的颂圣之作。我们
这里要探讨的是，宫廷戏曲中的《膺受多福》《万

福攸同》，在什么时间、地点、演给谁看? 颂圣的

剧本中，如何展演“赐福”的具体场景?

先从文本来看，《膺受多福》福德星君上场自

白:

我乃福德星君是也。 〔欣逢圣主当

阳，恰逢元辰履正。〕今者上帝为圣主

〔大清〕天下，探畴得皇极钦福图，特颁

玉旨，命俺恭献彤墀。从来惟德获福，

德有大小，兹福之大小。应之当今圣主

〔天子〕，圣德如天，包含无外，一诚感

通，诸福之物，无不毕至，古今未有之

福，萃于一时。絪缊凝结，亿万斯年，

曷其有既，便俺星垣也增庆幸。

剧中的“大清” “天子”虽然被改成了 “圣

主”，但该剧所歌咏颂赞的依然是 “大清帝国”

“当今天子”，明确指向正在观剧的皇帝。所谓

“膺受多福”者，也正是清朝皇帝的自我宣示。福

德星君将“上帝”与 “圣主”并列，即是将天庭

与人间对应。为何要来献福，端在于 “当今圣主，

圣德如天”，按照“惟德获福，德有大小，兹福之

大小”的原则， “圣主”之 “福”便 “无不毕

至”，更达到“古今未有之福，萃于一时”的至高

无上的程度。那么，到底如何呈现 “圣主”之

“德”与 “福”呢? 剧中福星也提出 “福无形象

之可指”，福德星君答道 “盛德难名，大福难状，

只可借些端倪示现”，如此 “难名” “难状”的

“福德”，又能借怎样的 “端倪”展示呢? 便只好

交给管领“福应”的钟馗，“速令钟进士汇集诸福

到彤墀拜献”。

《膺受多福》只交代了 “圣主”之 “盛德”，

膺受“盛世之福” “福与寿兼”，《万福攸同》紧

接着便是钟馗上场: “杂扮钟馗一百名，持牙笏从

两场门上，跳舞科”，同唱 【春从天上来】曲，

“金庭奉命到帝乡，教俺献福丹墀上”。从“金庭”

到“帝乡”，对应 《膺受多福》中的 “上帝”与

86

①

②

陆萼庭: 《钟馗考》，第 88 － 89 页。
《膺受多福万福攸同》，故宫博物院编: 《故宫珍本丛刊》，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1 年，第 660 册第 197 － 205 页。

按，《故宫珍本丛刊》第 660 册第 197 － 205 页，收录三种《膺受多福万福攸同》，内容基本一致: 第三种之《膺受多福》
虽不完整，开篇文字更清晰; 第二种之《万福攸同》，舞台提示最详细。本文采用此两本，缺失部分参考其他两种。下面
引文中，原文有所添改，〔〕内文字为被删减、添改者。



“圣主”。福德星君再次上场，吩咐钟馗舞蹈:
( 福德星君白) 善哉善哉，钟进士已

在阙廷献福，扬尘舞蹈，倾欢忭之诚。

从古福自天来，迎之自人。今诸福之降，

不可胜纪，可将迎福舞一回者。 ( 众钟馗
应科，各作舞式，摆 “迎福”二字样，

同唱) ……
( 福德星君白) 从来圣人御宇，无不

各有瑞应，然福之所致，有大有小，有

偏有全，萃古今之福在于一时，真个是

集福世界，可将集福舞一回者。 ( 钟馗应
科，各作舞式，摆 “集福”二字样，同
唱) ……
( 福德星君白) 圣天子之福愈大，天

下百官万民无不仰荷福庇，自古惟皇建

极，自然是锡福万方，可将锡福舞一回

者。 ( 众钟馗应科，各作舞式，摆 “锡
福”二字科，同唱) ……

从“迎福”到 “集福”再到 “锡福”，福德
星君犹如代天子而宣示 “福自天来”“萃古今之福
于一时”“赐福万方”的过程，既呼应了《膺受多
福》中“圣主惟德获福”的理论、 “当今圣主”

之“盛德”超越古今的现状，更将 “圣天子”与
“天下百官万民”联系起来，圣天子“膺受多福”，

天下百姓自然能够得到天子 “福庇”，最终达到天
子与百姓 “万福攸同”的境界。钟馗的 “迎福”

舞、“集福”舞、“锡福”舞，以及舞台上摆出的
相应字样，便在 “天庭”到 “帝乡”再到 “万
方”的过程中，完成了戏剧所要传达的 “上帝
———圣主———天下百官万民”的伦理秩序与福德
联结。

显然，《膺受多福》《万福攸同》只是宫廷仪
典的舞台再现，至于何种仪典、如何再现的问题，

我们需要从演剧档案找到答案。从现有宫廷档案

来看，该剧每年有两个演出场合: 十二月初一日，

重华宫承应《膺受多福》 《万福攸同》; 正月初一
日，乾清宫午宴承应《膺受多福》《万福攸同》。①

新正赐福的情境，剧本中已有体现，那么，十二

月初一日的情形又是怎样呢? 这就涉及到清宫御

书“福”字的传统，《国朝宫史续编》清晰记录了
御书福字的时间、地点、人物、流程等事项: 此
项制度自康熙朝起，雍正帝“著为恩例”，乾隆帝
又先期至阐福寺拈香，再回重华宫，用 “赐福苍
生笔”书“福”字，悬挂内廷各宫，并颁赐朝臣。

十二月初一日起，至二十六七日，皇帝多次在重

华宫或乾清宫升座，百官臣工等按照先期定好的

日期时辰，汇集宫殿阶下，依次进至御前，跪领

“福”字，“六十年中，盖普天受福无疆矣”。②

书福赐福的制度严谨、具体。与此同时，岁
暮御赐钟馗画的传统在清朝依然延续。晚清重臣
翁同龢在日记中表示，他曾得到慈禧太后所赐

“御笔福寿字、朱拓御画钟馗一张”，其他同僚所
得“皆一福字而已”。③ 岁暮例行的赐福字与赐钟
馗传统，在驱傩之外，增添了 “赐福”的内涵。

每年十二月一日重华宫演出 《膺受多福》《万福攸
同》的同时，皇帝开笔书福，悬挂宫中，颁赐内
廷后妃，其间的“圣主盛德”“锡福万方”意在皇
帝作为皇室家长的福德绵绵。而后十二月中下旬，

皇帝御书福字，颁赐百官臣工，至新正元旦的朝

贺大典，乾清宫午宴承应 《膺受多福》 《万福攸
同》，场上的 “圣主盛德”更加具有恢弘的气势，

众钟馗“迎福”“集福”“锡福”的过程，既映射
了十二月初一日以来皇帝书幅、赐福的君臣仪典，

也呼应了元旦朝贺午宴的君臣同欢。

乾清宫午宴承应的欢快气氛，在庄重肃穆的

君臣仪典之外，增添了年节的喜庆热闹。《膺受多
福》《万福攸同》多达百人的钟馗，秩序井然的拜
舞献贺，场面蔚为壮观，乾嘉时期宫廷演剧的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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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自然能够呈现出此番盛大恢弘。① 然而，剧中
的钟馗仅是福德星君命下的舞者，他们只是服从

命令、摆出字样、扬尘拜舞、歌咏颂圣的 “功能
性人物”，我们看不到钟馗的个性，听不到钟馗的
声音。

三、从钟馗到钟妹: 《钟馗嫁妹》
与 《南山归妹》的不同意趣

钟馗戏曲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源于清初张大

复《天下乐》传奇的《钟馗嫁妹》。钟馗小妹随着
钟馗参与到驱傩队伍，“嫁妹”故事自宋代便流行
开来，元明文人钟馗画中也有表现 “嫁妹”的场
景，清初便有了《钟馗嫁妹》的戏曲。② 历代昆曲
艺人经过“反复加工雕琢”，《嫁妹》作为折子戏
深受欢迎，在昆曲舞台上大放异彩，反而是 《天
下乐》传奇失传了。陆萼庭从表演艺术的角度指
出，“《嫁妹》之美，是融合了传说故事、舞蹈杂
技动作、诗画艺术的结果”“《嫁妹》当之无愧地
发展为钟馗戏剧艺术的顶峰”③。

有着如此艺术性、流行性、美誉度的 《钟馗
嫁妹》，清代宫廷演剧自然少不了它。现存嘉庆二
十五年的《穿戴题纲》，“昆腔杂戏”中即有 《嫁
妹》。④ 与之相应， “嫁妹”故事还有另一个宫廷
文本——— 《南山归妹》。从其命名上看， “南山”

是钟馗的代称，钟馗戏中或曰其 “别号南山”，或
指其“家住在终南”，或言其 “隐居终南山”;

“归妹”源于《周易》，卦爻辞中 “归妹”乃嫁娶

之义。总之，“南山归妹”，意同于 “钟馗嫁妹”。

但从戏剧艺术与文本内涵的角度来看， 《南山归

妹》迥然有别于《钟馗嫁妹》。

《南山归妹》同样被著录在 《穿戴题纲》中，

属于除夕承应的剧目。⑤ 现有道光朝的演剧档案，

同样并存着 《钟馗嫁妹》与 《南山归妹》的演

出。⑥相较于《劝善金科》 《殿庭驱祟》中钟馗收

鬼驱祟的岁暮特征，我们从现存昇平署本 《南山

归妹》中看到，⑦ 戏剧的主角由钟馗变成了小妹。

虽然钟馗作为 “嫁妹”不可或缺的角色仍然粉墨

登场，但他只是岁暮传统的一个符号。同样是嫁

妹，《钟馗嫁妹》是昆曲，昇平署本 《南山归妹》

则是弋腔。《钟馗嫁妹》以钟馗为主角，内容上可

分三大段， “赶路 ( 出场) 、见妹 ( 中段) 、嫁妹
( 结尾) ”，情节曲折，钟馗对小妹、对杜平的情感

真挚而意味深厚。⑧ 《南山归妹》则纯以小妹的口

吻，述说她对于出嫁的态度和情感:

【山坡羊】小姑姑年方二八 ( 韵) ，

正青春 ( 读) 、闺门内厮守了家法 ( 韵) 。

镇日价在鬼窟里弄粉调脂 ( 句) ，有一个

鬼臾区要娶俺到阳台下 ( 韵) 。他把花儿

聘了咱 ( 韵) ，咱把花儿答了他 ( 韵) 。

他与咱 ( 韵) ，咱与他 ( 韵) ，两下里姻

缘诧 ( 韵) 。冤家 ( 韵) 。那知我同气哥

哥 ( 句) ，竟做了尊行主婚 ( 句) ，逼咱

07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根据道光元年、二年档案，《膺受多福》《万福攸同》“其福判用一百名”，“福判”指的就是钟馗，“道光初年尚
未裁退外学时，基本上仍是乾嘉年间的规制”。此后南府改昇平署，规制裁减，“就用六十名，少了四十名。到了清末减
少到三十二名”。朱家溍、丁汝芹: 《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第 131、135 页。
姜乃菡: 《钟馗嫁妹故事的流变及其文化内涵》，《民族文学研究》2013 年第 5 期。
陆萼庭: 《钟馗考》，第 90 － 96 页。
《穿戴题纲》，故宫博物院编: 《故宫珍本丛刊》，第 690 册 276 页。按，关于《穿戴题纲》的时间，朱家溍、龚和

德、宋俊华等有所讨论辨析，笔者采用嘉庆二十五年说。参见宋俊华《〈穿戴题纲〉与清代宫廷演剧》，《中山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7 年第 4 期。

《穿戴题纲》，第 243 页。《故宫珍本丛刊》还收有《南山归妹》题纲四种，其中一种也标注“除夕承应”。参见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 691 册 381 － 382 页。
如道光十七年、十八年的除夕演剧，养心殿中分别演出了《南山归妹》 ( 张住) 、《钟馗嫁妹》 ( 长清) ，参见朱家

溍、丁汝芹《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第 210、215 页。据王芷章《清昇平署志略》，“长清，嘉庆六年生，正二，净” ( 嘉
庆二十三年) ，“张住，年十一岁，青县人，正白，习正旦” ( 道光三年) 。王芷章: 《清昇平署志略》，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下册，第 384、417 页。

《南山归妹》，中国国家图书馆编: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年，第 106
册 62063 － 62072 页。
陆萼庭: 《钟馗考》，第 92 页。



把头来梳 ( 句) 、翠来绕 ( 句) 、珠来围
( 句 ) ，立 在 妆 台 儿 下 ( 韵 ) 。等 他
( 韵) 。只等那保亲的无常 ( 句) ，还等那
送亲的夜叉 ( 韵) 。由他 ( 韵) 。小鹿心
头 ( 读 ) ，有些害怕 ( 韵 ) 。小鹿心头
( 读) ，有些害怕 ( 韵) 。( 下)

这是小妹上场之曲。由此 【山坡羊】曲即可
看出，《南山归妹》是对昆曲《思凡》的模仿与沿
袭，整套曲子的曲牌联套、曲词用韵验证了此点。

剧中人物钟馗小妹与小尼姑色空也有着某种程度

的相像与相反: 以 【山坡羊】曲为例，相像的是
二者都是“年方二八”的青春年华，却只能一人
孤单受寡; 不同的是，小尼姑 “每日里，在佛殿
上烧香换水”，希望能够与 “子弟” “成就了因
缘”，① 钟妹则是 “镇日价在鬼窟里弄粉调脂”，

不成想却被“一个鬼臾区”娶走。

钟馗小妹首先交代了她的生活环境以及对于

出嫁的态度，这一点与 《钟馗嫁妹》截然不同。
《嫁妹》中钟馗与小妹相见相认，述说钟馗离家后
由人变鬼的种种，以及曾将小妹许配杜平，今日

此来正为完成好事，小妹则说 “论姻亲今古须媒
证，圣贤言礼法须凭”，恰好杜平送来丫鬟梅香，

钟馗正好借其“权当个冰人系赤绳”。《嫁妹》中
的小妹生活在阳世，听闻已死的哥哥回来，先是

害怕，思量后，“就是鬼，也是我哥哥，开门相见
何妨”，珍重于兄妹情深，对于钟馗将其许配杜
平，并无怨言，只是讲求 “媒证”与 “礼法”。②

《南山归妹》中，小妹先是对于鬼窟中的生活心生
烦闷，对于嫁给 “鬼臾区”充满惊讶、不满，更
有甚者，钟馗就是做主要把小妹嫁给鬼、并逼她
出嫁的元凶。在兄妹关系上，《南山归妹》与 《钟
馗嫁妹》可谓大相径庭、大异其趣。

这是否就意味着 《南山归妹》完全抛离了
《钟馗嫁妹》的内容线索呢? 并非如此。 《归妹》

中钟馗上场诗，“驱驰万里到神州，准拟文章作状
头。沦落英雄奇男子，雄风千载更含羞”，完全继
承自《嫁妹》。不过，紧接着钟馗自白，“喜的是

四时吉庆，最爱的万福骈臻”，转换成宫廷戏曲常

有的喜庆颂圣之语; 然后便是 “今乃吉日良辰，

送小妹到彼成亲便了”，完全没有了《嫁妹》中钟

馗自叙因科举而殒命、由杜平而伸冤、并将小妹

许配的渊源。《归妹》既没有出现小妹所嫁的 “鬼

臾区”，也看不到钟馗与小妹之间的兄妹之情，钟

馗的生命历程，出之于小妹之口:

【采茶歌】只因俺父似魔王 ( 句) ，

俺娘亲似罗刹 ( 韵) 。生我哥哥 ( 读) ，

只一副娄搜脸 ( 句) ，神惊鬼怕 ( 韵) 。

生下俺来貌似花 ( 韵) ，因此上把奴家

( 读) ，直比做掌中宝珠无价 ( 韵) 。俺哥

哥只为庞儿 ( 句) ，辜负了他甲第声华

( 韵) 。没奈何拜别金阶 ( 句) ，直来到这

太白终南 ( 句) ，太白终南 ( 句) ，仗剑

除邪 ( 韵) 。平白地、在地府阴司把额抹
( 韵) 。芙蓉城常歇马 ( 韵) ，酆都地常游

耍 ( 韵 ) 。惟有孤凄埂里、是最难拿
( 韵) 。俺哥哥曾无明无夜来搜括 ( 韵) 。

弄的些鬼上铡 ( 韵) ，鬼戴枷 ( 韵) ，鬼

碎冎 ( 韵) ，剁鬼似剖瓜 ( 韵) 。还把了

奴家 ( 韵) ，又嫁了沙吒 ( 韵) 。食了他

鬼家茶 ( 韵) ，戴了他鬼家花 ( 韵) ，披

了他盖颜纱 ( 韵 ) ，那知我心绪如麻

( 韵) 。听笙歌到门嘈杂 ( 韵) ，听笙歌到

门嘈杂 ( 韵) 。③

钟馗的形象与遭际，通过小妹之口有了清晰

的交代。小妹自述钟馗一家的情形，着眼点在于

各自的长相容貌。父亲 “似魔王”，母亲 “似罗

刹”，哥哥钟馗也是 “娄搜脸”，只因这副 “尊

容”影响了他的科举与人生。 “没奈何拜别金阶，

直来到这太白终南、仗剑除邪”，表明钟馗并没有
“触阶而死”，履职终南除邪的钟馗不是鬼，而是

人，却又只能在“地府阴司” “芙蓉城” “酆都

地”的鬼的世界里尽忠职守。小妹口中钟馗的生

活，是那么的百无聊赖，他由人的身份而活在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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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姑思凡》，故宫博物院编: 《故宫珍本丛刊》，第 665 册 184 － 1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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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凡》。此处【采茶歌】，据昇平署本《尼姑思凡》补。



的世界。他的 “孤凄”无人可知，无人可解，只
有“无明无夜”地拿鬼来耍， “上铡” “戴枷”
“碎冎”，甚至“剁鬼似剖瓜”，看上去好似鬼蜮的
恐怖场景，表现的却是钟馗的寂寞孤凄。话锋一
转，小妹从钟馗回到自身的出嫁，哥哥一人如此

生活还不够， “还把了奴家，又嫁了沙吒”，小妹
也由人而生活在鬼的世界、并且要进入人鬼结合
的婚姻生活，越发的“心绪如麻”了。

作为除夕承应，钟馗的上场并不足以体现其

节戏的特点，更重要的在于众鬼卒、判官等参与
了出嫁的喜庆热闹，《南山归妹》中有着清晰的舞
台提示:

( 二丫头鬼捧妆奁切末。神荼、郁垒
暗上。扮各小鬼吹打，二小鬼提大灯笼，

上写 “开元进士”。扮二矮土公、土母，

簪花披红。小鬼推车，判官、鬼卒、二
梅香鬼跟上。土公、土母作叩门科。扮
醉司命老妇上，索门包，土公、土母递
科。末开门，土地、灶神作施礼、诨
科。)

鬼怪神祇的参与，也是除夕驱傩传统的再现。

如果说神荼、郁垒、小鬼、判官、鬼卒等是钟馗
戏中普遍出现的角色，那么，土公、土母、醉司
命 ( 即灶神) 等带有民间信仰色彩的神祇，则是

《南山归妹》新增入“嫁妹”情节、丰富 “嫁妹”

故事的元素。醉司命 ( 或灶神) 与钟馗一起参与
年终驱傩渊源有自，原本年终 “乱岁”的日子，

面对“正神上天”“人间无神管辖”的情形，醉司
命等正好操办婚嫁大事。① 《归妹》中的土地、灶
神，不仅协助钟馗嫁妹，而且在台上 “施礼、诨
科”，更是增添了戏剧的谐谑气氛。

于是，众多鬼怪神祇的帮忙，和着喇叭唢呐、
“金铙铜钹”的鼓乐喧天，吹奏的曲子“尽都是迎
年送腊”，小妹出嫁的欢快喜庆，在除夕节令的映
衬下，显得更加热闹非凡。原本被逼出嫁的情态，

也在人、鬼、神的交叠簇拥下，转而想到 “做一
个夫妇生涯”，想像 “由他偎咱，傍咱，疼咱”
“转眼生下一个小孩儿”的美好婚姻生活，瞬间超

脱了被逼嫁鬼的不耐与烦闷，并为嫁鬼后的无聊

找到排解之法，“闷来时把鬼掐，兴来时把鬼打”。

《南山归妹》中小妹对新婚 “春宵一刻”“并蒂莲

花”的甜蜜希冀，与《思凡》中色空的期许相近，

又补充了 《钟馗嫁妹》中小妹对婚姻生活 “想像

的缺失”。

钟馗嫁妹的故事流传久远，小妹也随着钟馗

进入戏曲之中。《钟馗嫁妹》《南山归妹》，再加上

蒲松龄的《钟妹庆寿》，现有钟馗戏中写到小妹的

便有三种。《钟馗嫁妹》中小妹只唱了 【泣颜回】

【千秋岁】两曲，表达的是兄妹人鬼相见、兄要嫁

妹而礼法不全的情感与规矩。蒲松龄 《钟妹庆寿》

以“钟妹”命名，钟妹只在开头上场唱 【北新水

令】，接着自言钟馗寿诞之期，小妹要准备寿礼，

便把一只 “臀腿丰肥”的鬼，送给哥哥以作 “食

料”。两剧中小妹只是配角，主角仍是钟馗，都有

钟馗对于命途乖舛、人生不公的愤懑不平。尤其

是《钟妹庆寿》，蒲松龄笔下的钟馗是不平到极

致，“世间的贫贱愁苦，都是几个邪鬼作祟”，他

才要吃尽天下的 “魑魅魍魉”。② 《南山归妹》则

是小妹心声的直接展示，钟馗成了配角，他由人

而进入鬼的世界无聊孤凄，他决定了小妹的婚姻，

小妹被逼嫁入鬼界，而这个“妹夫”却并未出现，

也不知是何情状。对于出嫁，小妹经历了从无奈、

烦闷到接受、想象的心理变化。在鬼卒神祇的帮

助下，出嫁的喜庆热闹调节了钟妹的心态，应和

着除夕节令，剧中的婚嫁习俗带着鲜活的民间气

息，弥补了人们对于钟馗小妹及其婚姻生活的想

像。

四、雅俗之间:
清宫钟馗戏的演出传统与变迁

文化史上的钟馗是一个亦人亦鬼亦神的人物，

戏曲中的钟馗同样体现出亦人亦鬼亦神的特点。

通过对清代宫廷戏曲中钟馗戏的梳理与考察，无

论是 “驱祟”还是 “赐福”，钟馗在大戏 《劝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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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除夕承应戏 《殿庭驱祟》、元旦与十二月
初一日承应戏《膺受多福》《万福攸同》中，似乎
只是一个符号式的角色，承担着岁暮驱祟与新正

赐福的职责功能，这完全迎合了宫廷节令与仪典

的现实需要，但却没有钟馗 “亦人亦鬼亦神”的
个性特征与情感体现。反而是在 “嫁妹”的钟馗
戏中，文人传奇《天下乐·钟馗嫁妹》在昆曲艺
人手里成为舞台精品后进入宫廷，钟馗的个性特

征与昆曲表演艺术相结合，《嫁妹》成为钟馗戏中
流传最广的剧目。大约是出于帝后对昆曲折子戏
《嫁妹》 《思凡》的喜爱，宫廷剧作家学习模仿、

改编创作了 “嫁妹”故事的另一剧目 《南山归
妹》，钟馗小妹一跃成为主角，既代替钟馗叙说其
人生际遇，又在出嫁情节里展示年时节令人、鬼、

神的喜庆热闹，填补了人们对钟馗小妹的想像，

朴质中满是鲜活的民间气息。

从钟馗文化的整体来看，民间性与文人化并

存发展，雅与俗交替融合。石守谦在研究钟馗画
的脉络时，试图将 “雅俗之辨”转化为 “精英文
化———大众文化”的架构，阐释二者之间 “雅俗

的焦虑”。① 陆萼庭也指出， “钟馗形象演变史”，

是“雅俗交流以致逐步取得统一的过程”。② 无论
是前者强调的雅俗之间的 “焦虑”与“张力”，还
是后者注重的雅俗“交流”而“取得统一”，这些
在清代宫廷戏曲的钟馗戏中都有所体现。同时，

我们还从清宫钟馗戏的演出传统中见出钟馗戏在

宫廷内外的流动与变迁。岁暮驱鬼传统下的大戏
《劝善金科》与除夕承应 《殿庭驱祟》，新正赐福
传统下的元旦承应《膺受多福》 《万福攸同》，尽
管有着宫廷的身份，但在精神价值与审美趣味上，

与民间流行的钟馗驱傩与赐福的大众时尚并无二

致。《钟馗嫁妹》的昆曲折子戏从民间走进宫廷，

并结合《思凡》而新编演绎出嫁妹故事的 “新版
本”——— 《南山归妹》。钟馗亦人亦鬼亦神的文化
身份，延伸至小妹身上则是亦人亦鬼， 《南山归
妹》在亦雅亦俗间将民间鬼卒神祇的信仰穿插其
中，无疑也是一种雅俗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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